
马鸿逵接收灾童至山东泰安

1930 年 秋 ，蒋 冯 阎 中 原 大 战 结
束，阎锡山、冯玉祥相继下野，时局转
变。时任全国赈济委员会委员熊希龄
在北平香山创办的北平香山慈幼院收
养了大批灾童，由于经费欠缺，便与时
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
晤商，托其设法帮助。

马福祥遂致电其子，时在山东泰安
驻防的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略
云：”熊（希龄）老所办慈幼院，以幼童过
多，经费困难，嘱为设法。我看挑选 10岁
以上的男童，经过三数年教养，即可分拨
军队，以基于佐属任用；女童亦可分给军
官作养女及小军官们为妻。”

马鸿逵接到其父马福祥电报后，经过
再三考虑，特于 1930年 10月底，派所部参
议余祖年前往北平接收这批灾童，得到时
任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平津卫成司令于学
忠的”尽力保护，并协助其进行上之顺利”
共接收了北平、陕西、甘肃、察哈尔、绥远、
河南等省 10岁以上、无父母的男女灾童、
孤儿 500余人（一说 470余人，年龄最大者
不过十六七岁，最小者仅为七八岁，当时
均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患疾病者居多，与
街市一般乞丐儿童无异）。

余祖年抵达北平后，首先奉马鸿逵之
命，”为灾童各制棉衣一袭，借御严寒”，然
后乘火车将灾童运送到山东泰安，安置在
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部，乃”暂时留养，以便
于地方安谧后，酌量分遣还籍，俾使骨肉
团聚”。

西北灾童学校开学典礼

1931 年 2 月，马鸿逵在其驻军之地
山东泰安成立了“形似补习学校”的机
构，将这批灾童予以安置，命名为“十五
路军西北灾童学校”，随军设校，予以教
养。马鸿逵兼任校长，以所部第十五路
军少将参议兼政治处处长屈伸为副校
长，“专办西北灾童学校事宜，并嘱（屈
伸）将灾童如自己儿女看待，妥为教养，
俾使将来尽能自立”。

1931年 4月 5日，第十五路军西北灾

童学校在山东泰安举行正式开学典礼。
参加开学典礼者，除第十五路军官佐外，
泰安当地有关机关首长及各级学校师生
与男女来宾共五六千人到会。

开学典礼由西北灾童学校副校长
屈伸主持，并“报告筹备经过”。接着，
由西北灾童学校校长马鸿逵致训词，

“大意除述灾童经过之痛苦外，并以加
紧工艺教育，振兴西北工业为勉励”。
随后，由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
罗震、第三十五师党务特派童耀华、绥
远赈灾委员会代表赵子南、泰安县党部
代表商泽之等先后相继发表讲话，“均有
极沉痛之演说”。最后，由西北灾童学校
学生、灾童代表刘顺致谢词，并“报告灾
区状况。甚为详尽。全场无不落泪”。

开学典礼结束后，下午“表演新剧及
各种游艺，观者极为称赞”。

西北灾童学校校舍、课程设置
及经费

西北灾童学校设立之初，暂借寄泰安
第一小学宿舍为校址，聘请教员、教官等，
并依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两级小学
编制办法》，施行完全小学教育，“教学概
况均遵照教务会议议决方法办理”。学生
除实施军事教育与训练外，“课程专注重
农、工、商实业……各种纺织机器正陆续
购买”。

在训育方面，对学生管理上，将学生
分编为 5队，各队设队长 1人，监督学生的
团体（集体）生活，以养成良好之纪律。并
对学生施以军事教练，又授以国术（武
术），如十路谭腿、太极拳、八卦拳等，以期
练成钢铁（强壮）身体，成为健全的国民。

在劳作方面，因欲为便利学生做工，
养成职业的技能，设有织袜、制鞋、胰皂三
科，俾收工读调剂之效，将来学成，对开发
西北、振兴西北工业，前途正未可限量
也。唯因经费不足，未能积极扩充，但学
生已有过半数均能自动制造矣。

据马鸿逵部秘书主任王中忆述：由于
西北灾童学校副校长屈伸是没有办过教
育的人，没有办学经验，对灾童管教亦多
有不妥。时任第十五路军少将秘书处处
长冯延铸建议马鸿逵，对于灾童，不应施

加军队教育，应以慈幼出发，施行教养。
并介绍冯有孚到该校充任教师，商同香山
慈幼院随来的几位教员，与屈伸力争改革
教养方法，并经冯延铸从旁相助，使学校
面貌大为改善。

1931 年 9 月，第十五路军移防河南
许昌，西北灾童学校亦随军迁移至河南
许昌。

1932年 1月，第十五路军又奉命调驻
河南信阳一带，西北灾童学校又随军迁移
至河南信阳。

因当时河南信阳公共房屋甚为狭窄，
且多为军队驻扎，屈伸副校长遂觅定信阳
城北门外的子贡祠与信阳城西六七里之
贤山贤隐寺二处暂作校址，校内一切床
位、桌椅等俱系由学生用黄泥制成。

西北灾童学校成立周年志庆
盛况

1932 年 4 月 10 日，适为西北灾童学
校成立一周年纪念日，事先由该校副校长
屈伸筹备纪念盛会，通知河南信阳当地各
机关、各学校及社会各界与民众代表前来
参加，届时表演新剧（话剧）、跳舞（舞蹈）
等，以资助兴，情形甚为热烈。

是日适为星期天，细雨蒙蒙，信阳当
地各机关、各学校及社会各界来宾与民众
代表 1000余人到会。

4 月 10 日 9 时，首先由该校副校长
屈伸及各教职员带领与会来宾顺序参
观学生功课、织袜、制鞋、胰皂等科成
绩，”见学生之作文、大楷、小楷、笔记及
图画等均有惊人之作品，而学生所制之
鞋、袜及胰皂较之市面所售产品为尤
佳，来宾无不称赏”

继之，与会来宾参观了学生宿舍及课
堂（教室），见学生宿舍所有床铺一律白被
褥、白床单，非常整齐而清洁。课堂（教
室）所有桌椅等俱系黄泥垒成，多为长方
形。学生对待来宾亦非常和悦而有礼貌，
其一向之面黄肌瘦者已变为面色红润、强
壮体魄，有疾病者亦已恢复康健。

对此，与会来宾感慨道：“该校办理
为期仅只一年，能有如此之惊人成绩，在
国内实不多见。”

10 时，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该校校

长马鸿逵在学校门前空场上检阅全体学
生，教官带领学生进行军事操练及各种拳
术表演，“观其动作之敏捷、秩序之整肃，
虽三五年之训练亦不及此”。

11时，奏军乐，纪念大会开始。行礼如
仪毕，首先由该校屈伸副校长报告办校经
过。接着，由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第
十五路军参谋长罗震、河南信阳县张县长
以及来宾代表相继发表恳切的演讲，最后
由灾童代表致答谢词。14时，由该校学生
表演游艺，有双簧、新剧、滑稽舞及儿童歌
舞剧《甘肃小放牛》《麻雀与小孩》《蝴蝶》等
节目，直至17时许始散会。

西北灾童学校在宁夏的情形

1933年 3月，马鸿逵率部赴宁夏就任
宁夏省政府主席。6月，西北灾童学校又
随马鸿逵第十五路军自河南信阳迁入宁
夏省城（今银川市）。

据 1934年在宁夏视察小学教育工作
的教育学家金律和调查，西北灾童学校教
职员、学生与经费等呈逐年减少之状况。
1930 年，教职员 10 人，学生 470 人，经费
30000元。1931年，教职员 6人，学生 430
人，经费 30000元。1932年，教职员 6人，
学生 350人，经费 23000元。1933年，教职
员 3人，学生 300人，经费 16000元。1934
年，学生 130人，经费 130元。

该校学生生活完全军队化，上课时间
较少，而注重于工艺的传授。内分鞋工、
袜工、毛巾工、毛衣工、石印工、缝纫工及
制胰工等，出品并不甚多。该校设备以随
军的缘故，并不十分完备。

金律和调查认为：“西北灾童学校经
费由第十五路军供给，而第十五路军军费
由宁夏省款支拨，那么该校间接也可以说
是宁夏省办的一所补习学校了。”

雪农亦认为：“宁夏之西北灾童学
校，可称本区社会教育之特色，课程、工学
并重，学生生活完全军事化。”

综上所述，西北灾童学校除救济了大
批灾区难童外，并随军设学进行教养，从
河南到宁夏，至 1936年前后，即西北灾童
学校开办 5年之后，当这批灾童成长为青
少年，灾童学校亦随之停办。

（据《宁夏文史资料》）

1930 年前后，西北陕西、甘肃、宁夏及绥远（今属内蒙古）、察哈尔（今属河北）一带及河南中原大地遭受天灾、战乱，民不聊生，无家可归，生计”为状极惨，不但
树皮、草根剥食殆尽，即易子而食、折骨而炊之事亦数见不一”，尤其灾区的难童、孤儿等”死伤遍野，尤为可惨”。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慈善团体、慈善人士纷纷设法予以救济，收容灾区的难童、孤儿，其中救助前往北平（今北京）者为数甚多，如时任全国赈济委员会委
员熊希龄所创办之北平香山慈幼院收容灾区的难童、孤儿等达 400 余人，西北赈灾救济委员会收容灾区的难童、孤儿等达 200 余人。然各地慈善团体、慈善人士”
不久又因经济困难无法维持，此600 余名灾童之生活复将陷入绝境”。

西北灾童学校创建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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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双双生于宁夏陶乐县五堆子乡沟
湾子村贫苦农民李福华的家里。由于家
境贫寒，祖宗几代都不识字，以务农为
生。李双双少年时期给地主揽羊，青壮
年时期给地主扛活，受尽了剥削和压迫，
尝尽了人间的辛酸和不平。

蒋、马匪帮对宁夏人民实行了反动

黑暗的统治，常常抓兵要粮使宁夏鸡
犬不宁，民不聊生，穷苦人家“有男必
当兵”，李双双这个独生子也不能幸
免。为了躲兵，他怀着对国民党反动
派和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告别了父
老妻女，背井离乡，于 1940 年初逃到绥
远省三段地（现归内蒙古自治区伊克
昭盟鄂托克旗）。这个地区，在 1937 年
已被八路军解放，建立了党的工作委
员会。李双双在这里结识了工委负责
同志赵会山、王延、王茜等人，受到了
革命思想的教育与熏陶，从 1942 年起，
在三段地工会情报科科长赵会山的领
导下，以经商作掩护，来往于吴忠、王
太堡、陶乐县等地，为党组织做了一些
探听军政情报，传递消息的工作。

李双双热爱共产党，热爱红色政
权，决心长期在红色区域居住，为共产
党做更多的工作。1944年春，他将妻子
张玉英、长女杏杏、次女丑丑迁往三段
地三乡一保定居。1945年，由王延同志
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双双入党后，废寝忘食，舍生忘
死地为党工作。他以经商贩碱、卖杂货
为名，经常赶着两头小毛驴，或者赶着牛
车，往来于三段地、查合淖、三边、陶乐之
间，拉着碱或百货，携带着宣传品、报纸、
信件、宣传教育群众、组织联络群众，探
听情报，传递消息，发展党组织。

1947年初，组织决定由李双双担任
陶乐县党支部书记，当时，三段地已被国
民党军队占领，三段地的党组织也已被

敌人破坏，为了进一步在陶乐开展党的
工作，他和全家于 1947年 3月 19日迁回
陶乐县二乡二保。

李双双迁回陶乐后，由于人地两
熟，工作更为积极活跃。加上他为人正
直，爱抱打不平，穷苦人有事喜欢找他商
议，请他出主意、想办法，因而和当地的
乡、保长结下了冤仇，敌人对他盯得更紧
了。但当时敌人还未完全掌握李双双的
具体工作情况，怀疑他有共产党“嫌
疑”。1947 年 6 月初，伪保长陈光先伙
同警察局巡官马兴邦，以“抓兵”为名，
将李双双逮去，从沟湾子押到陈家湾
子，拘留在陈光先家里。当时，被抓到的

“壮丁”均被带到五堆子庙上去验兵，没有
验上的老弱病残者被放了回去；被验上的

“壮丁”则被押往高仁镇（伪陶乐县县政府
所在地）。李双双也被押往高仁镇。

伪县长娄渊亭、民政科王科长见到
验兵名册中有李双双的名字后，把伪乡
长李生俊臭骂了一顿。娄渊亭说：“据省
委来公函说李双双在民国三十四年前加
入了共产党。他以经商作掩护，刺探军政
消息，国军肃清三边，他逃回陶乐避匿。
上边让认真查缉，勿令漏网，你们为啥还
要验他的兵，回去给我严刑拷打查问!”

李生俊传达了娄渊亭的指示，令
陈光先给李双双钉上脚镣。6月 19日，
陈光先将李双双押至陈家东屋，私设公
堂，严刑拷打审问。李双双宁死不屈，既
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没有吐露党
组织的点滴情况。陈光先一无所获，恼

羞成怒，亲自将李双双用绳子吊在陈家东
屋的大梁上，继续拷打。李双双被打得脊
背流血，眼冒金花，但是，他咬紧牙关，一
语不发。夜深人静，作恶多端的陈光先疲
惫不堪，回上房里睡觉去了，令陈润子等4
个甲长看守。陈润子等4人掀花花进行赌
博，没有将李双双从绳子上放下来。由于
李双双惨遭毒打后伤势严重，加上吊的时
间过长，被吊殴牺牲。

6 月 20 日凌晨，陈润子等人发现
李双双已毙命，慌了手脚，立即叫起陈
光先，陈光先令陈润子等二人用杆子
绑上尸体从陈家湾子扔到黄河中。为
了制造跳河逃跑被淹死的假象，将
李双双的鞋和脚镣放在河岸边。

李双双牺牲后，尸首从陈家湾子漂
到查汗埂约十多里，被用草绳拴到岸
边。其父李福华及其妻、女闻此噩耗，哭
十多里赶至查汗埂河岸，苦苦哀求准予
埋葬尸体。伪巡官马兴帮说：“共产党便
衣，还埋葬什么尸体!”伪保长陈光先说：

“谁敢收尸就打死谁!”令其暴尸数日，尸
首被狗撕食，其状惨不忍睹。

李双双牺牲后，留下一双年迈的老
人及其弱妻幼女，过着十分悲惨的生
活。宁夏解放后，李双双被定为革命烈
士。1951年 7月 13日，陶乐县人民法院
报请宁夏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将杀害
革命干部的凶犯陈光先等人进行了判
决，判处陈光先死刑，判处李生俊十年徒
刑，判处马兴帮五年徒刑。

（据《石嘴山往事》）

李双双烈士雕像。
（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革命烈士李双双：

为党的事业英勇献身
李双双（1909-1947），男，又名李发祥，宁夏原陶乐县五堆子乡人。1943 年参加革命，194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 2 月，马鸿逵攻占三边地

区，三段地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被迫转移。党组织派他回陶乐县担任陶乐县地下党支部书记，开展工作。1947 年 6 月，不幸被
捕，面对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不为所动，后被敌人折磨致死沉尸黄河。牺牲时年仅38岁。

1930 年 春 ，冯 玉 祥 为 准 备 中 原 大 战 ，把 甘 肃、
宁 夏 的 主 力 部 队 调 到 了 河 南 一 线 。 为 了 控 制 后
方 ，冯 玉 祥 委 任 包 头 的 苏 雨 生 为 骑 兵 第 四 师 师
长，留守宁夏平罗。而招兵买马、扩展地盘 , 是土
匪、军阀共有的本性。土匪出身的苏雨生见有机
可 乘 , 认 为 这 正 是 扩 充 自 己 势 力 的 好 机 会 ，便 树
起 大 旗 ，广 招 兵 马 ，来 者 不 拒 。 此 时 ，为 了 建 立
一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共陕北特委
派 刘 志 丹 、谢 子 长 等 共 产 党 员 ，到 宁 夏 打 入 苏 雨
生的骑兵第四师开展兵运工作。

由于二人的机智勇敢和默契配合，被苏雨生委
以重任。谢子长任苏雨生部第十一旅旅长，刘志丹
任第九旅第十六团中校副团长 ,后提升为第十九团团
长。不久，二人就在苏雨生部秘密建立党的组织，大
力争取士兵，训练军事干部。苏雨生部许多团以上
军官与刘志丹、谢子长相识，他们也愿意借助年轻有
为的刘志丹、谢子长来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苏部兵
力大增，威震一方。

当时，刘志丹、谢子长与苏雨生部第八旅第十五团
团长王子元相识，王子元比较开明。于是，中共陕北特
委和刘志丹、谢子长决定把该团作为兵运的重点，先后
派遣共产党员张东蛟、高岗等到该团，秘密开展兵运工
作。1930 年 5 月，刘志丹、谢子长经与王子元协商，在
贺兰县立岗堡成立了一个学兵队，由张东蛟、高岗任学
兵队正、副队长。学兵队积极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军事
干部，为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积蓄力量。在组建学兵
队的同时，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张东蛟任书记、高岗
任副书记，直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中共特别支部的
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组织，开展兵运工作，等待时机暴
动，争取建立党的武装。

苏雨生在宁夏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引起了
把持此地的西北军阀的严重不满，于是直接引发了西
北军阀与苏雨生部之间的混战，强龙压不住地头蛇，
苏雨生部哪里是西北军阀的对手 ,一触即溃，四分五
裂。刘志丹、谢子长正好借此机会，带领着我党争取
来的一部分队伍，包括王子元团的学兵连，转移到甘
肃庆阳地区，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
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先
后任副总指挥、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边，开辟了陕甘
边革命根据地。

搞兵运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但是，刘志丹、
谢子长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非凡胆略，一
次又一次地打入军阀部队，执着地开展兵运工作，出
生入死，不退缩，表现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流血
牺牲的革命英雄本色。

（据《宁夏党史故事》）

刘志丹、谢子长在宁夏
开展兵运工作

银川建城以来，已有 2000多年历史。其城址几经变
迁，城名也屡次更改。自元初设宁夏府路以来，至明、清、
中华民国，这里一直被称为宁夏（省、路、镇、卫、道、府、
县）城。直至 1947年 4月，才正式定名银川市。

“银川”作为古地名，最早见于《新唐书·地理志》：
“银州银川郡。”这个银州和银川郡故址在今陕西省米脂
县境内。又《读史方舆纪要》载，北宋崇宁四年（1105
年），“仍置银州，五年废为银川城，金为银川寨”。这个
银川城和银川寨其实是北宋时期修筑的永乐城，故址
也在今米脂县境内，但两者所记述的并非一地。由此说
来，唐宋时期的“银川”一名，并不是现在银川市。但是，
今天的银川古为灵州和朔方属地，史书中常以灵夏、银
夏、麟夏这样的地名，泛指今宁夏和陕北地区。这里所
称的“夏”指夏州，故址在陕北，但灵夏、银夏地名的频繁
出现，说明宁夏、银川地名，与古代地处陕北的夏州、银
州等地名有一定的联系，也说明宁夏早就与“银”字彼此
相连，密不可分。

宁夏和银川地名，与党项羌族拓跋氏的割据势力
也有一定的联系。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灵州失守，
成为西夏政权的临时都城。北宋天禧四年（1020 年），
李德明把统治中心由灵州移至怀远镇，并将怀远镇更
名为兴州（今银川市）。北宋明道二年（1033 年）五月，
李德明儿子李元昊升兴州为兴庆府。夏大庆三年
（1038年）十月，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授
礼法延祚，史称“西夏”，建都兴庆府（今银川市），从此
银川市有了兴州、兴庆府的名号。因西夏建国的原因，
一些文人、官员常以夏州含射宁夏，也以银州、银川来
隐喻宁夏城（今银川市）。

宁夏地方文献上出现“银川”一词，最早在明万历
末期。明万历四十二年至四十六年（1614 年至 1618
年），刘敏宽任三边总督，他的《秋日杨楚璞中丞抚临良
晤长城关四首》中有“俯凭驼岭临河套，遥带银川挹贺
兰”之句。当然，直至明朝后期，仍然没有以“银川”确
指镇城，所以镇城之内也没有出现以“银川”命名的情
况发生。清代以后，人们开始纷纷看中“银川”一词，并
渐渐在宁夏大地上广为使用，又从河西灌区慢慢收缩
而具体定位到宁夏城的一点上，最终完全成为这座古
城的别名和代称了。

清康熙年间，“银川”一词的涵义发生了质的飞
跃，从一个较为含糊的咏景词变为较明确的地名。
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宁夏监收水利同知王全臣
在《重修汉延渠暗洞》诗中云：“唐徕西绕兰山麓，汉
延绵亘唐之东。……曾闻河源来自天，一曲伏流路
几千。或是天公聊小试，暂移鳅穴到银川。”在王全
臣之后，较早将“银川”直接作为地名来使用的是兵
部侍郎通智。雍正四年（1726 年），通智奉旨到宁夏
主持修凿惠农、昌润二渠。雍正七年（1729 年）渠成，
他亲自撰写了《惠农渠碑》，碑文开头即说：“黄河发
源于昆仑，历积石，经银川，由石嘴而北……”

乾隆十八年（1753 年），宁夏知府赵本植在府城西
门内创办银川书院，这是首次以银川作为宁夏府城的
别名来正式命名一个半官方机构。乾隆二十五年
（1760 年）纂修的《中卫县志》的《边防考》首称“中卫实
银川门户”。当时地方上一班官僚士绅、骚人墨客附庸
风雅，在诗词文章中频繁引用，使“银川”这一别名、雅
号成了风行一时的时髦词儿。

中华民国时期，宁夏省中还出现以银川为名的剧
院（银川舞台）、书店（银川书局）等。“银川”之称，已渐
渐家喻户晓。

（据银川党史网）

银川得名的由来


